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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神的一边
——略论藏传佛教雕塑艺术及其特征

彭 肜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610064)

文章编号：1009-1971(2002)Ol—0114一04

摘要：中国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阶段与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大体一致，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藏传

佛教雕塑艺术主要包括石雕、木雕、铜雕和泥塑等类型，包括摩崖石刻、玛尼石刻、建筑装饰木雕、印刷模具木雕、封经板木雕、

大型泥塑和擦擦等。中国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体现了藏族文化鲜明的宗教性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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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脚步几千年前就踟蹰在西藏这块古老而

神秘的土地上了。中国藏式雕塑艺术的起源，可以上溯到

史前时期。早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原始的、土著的

早期雕塑艺术已经有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历史。西藏昌

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拉萨河谷曲贡遗址就出土了具

有相当艺术表现力的陶器。进入早期金属时代之后，西藏

高原许多地区的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雕塑艺术遗存。这

些都为以后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初步

的基础。

佛教传人西藏的时问，按照西藏佛教史籍的记载，几

乎无一例外地都被说成是松赞干布以前的五辈，即拉托托

日聂赞时期，约在公元5世纪。但是，大规模地、正式地传

人一般认为应该是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

蕃王朝算起。西藏雕塑艺术的起源和发展与佛教的传人

和发展同步。

吐蕃时期，佛教经过与西藏本土文化的相互斗争、吸

收和融合终于在高原站稳脚跟。由于松赞干布与尼泊尔

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佛教从印度与汉地两个

方向大规模传人西藏。随着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为代

表的西藏佛教寺院的兴建，寺院建筑、佛像、壁画等佛教艺

术也应运而生。当时，唐朝的两位公主带去的内地的能工

巧匠及各种技艺，极大地推动了西藏文化的发展，也推动

了西藏佛教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印度的大量佛经被

译成藏文，其中有专门讲授寺院、佛塔建筑、造像规则与方

法等《工巧明》，这更加丰富了西藏佛教雕塑艺术的内容

与技法。

公元9世纪中期，吐蕃王朝灭亡，西藏陷入长期分裂

割据的局面，佛教几乎被禁绝。公元10世纪后半叶，西藏

佛教才重新得以振兴，历史上称其为“后弘期”。这个时

期，佛教和苯教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融合，终于最终降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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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教并吸收苯教色彩形成西藏佛教——也称为“藏传佛

教”或“喇嘛教”。从公元11世纪中叶开始，西藏佛教开

始进入各个教派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先后形成宁玛派、噶

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等。瞄1这些教派与地方势

力僧俗联盟统治，动用大量社会财富建造寺院进行教派理

论宣传，这形成了众多风格迥异的佛教艺术。萨迦寺、哲

蚌寺、扎什伦布寺、夏鲁寺、楚布寺、自居寺都是这个时期

建造的。同时，拔·塞囊所著《拔协》、巴俄·祖拉陈瓦所

著《贤者喜宴》、第巴·桑结嘉措所著《铁锈琉璃》、《贤者

养心》、工珠·云丹嘉措所著《知识总汇·工巧心》等著述

都大量论及佛教造型艺术的理论。著名大师曼拉顿珠的

《造像度量如意珠》更是西藏艺术史上第一部有关宗教造

像的理论专著。【31

总之，后弘期佛教雕塑艺术是从前弘期的始兴、发展

到最后走向成熟的阶段。尤其是元、明、清时期，由于中央

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联系日益加强，起到了安定社会政

治、经济的作用，也促进了藏传佛教的发展。西藏佛教雕

塑艺术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西藏佛教的雕塑艺术主要包括石雕、木雕、铜雕和泥

塑等。

在西藏，佛教石雕随处可见。著名的拉萨药王山石刻

早在吐蕃时期就已经开始开凿，此后1000多年也陆续都

有造像活动。由于开凿时间漫长，这些石刻风格丰富多

彩，各个时期、各个教派、各种教义林林总总、济济一堂。

石刻中的佛神菩萨造像绝大部分相互独立，互不相属，绝

无按照空问顺序和时问观念构成的相互联接的一组佛经

故事画面。距药王山东麓高距地面20余米处的查拉路甫

石窟在西藏佛教雕塑领域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查拉路甫

石窟开凿于松赞干布时期，与大昭寺遥遥相对。据《拉萨

文物志》的勘察，查拉路甫石窟依山而凿，为支梯式窟，平

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约27平方米。窟内共有造像71

尊，除两尊泥塑外，其余皆为石刻像，分布在中心柱四面和

石窟的南、西、北壁上。一1

玛尼石刻是西藏佛教雕塑艺术中极其常见的艺术种

类。在西藏各地的山口、江边、湖畔、草原，几乎随处可见

一座座以石块、石板垒成的祭坛——玛尼堆。由于许多石

块上都刻有“六字真言”(嗡玛尼叭咪畔)，所以称之为“玛

尼石刻”，称这些祭坛为“玛尼堆”。玛尼石刻就雕刻在这

些石块和石片上。人们先是在石块上刻佛教经咒，后来又

刻上佛像。在远离寺院的穷乡僻壤，一早一晚，人们围绕

着一座座玛尼堆口颂经文祷词，缓缓而行。著名藏传佛教

学者扎雅曾写道：“任何一块薄片、圆石、石板、扁圆石的

光滑表面都可以用作雕刻的材料。雕刻前先在石板平面

上用粉笔或炭笔画上所刻神灵、佛塔和大的真言字母的轮

廓线，然后开始雕刻。先用锤子和錾子錾出粗形，这样便

在石板的表面留下不太凹深的刻痕。西藏有三种石刻法：

第一种是浅刻，象我们上提到的六字真言和经文的石刻多

采用这种方法；第二种是在板石上的浮雕；第三种则是三

维空间的立体雕刻法。这三种石刻作品一般都要彩绘装

饰。’’[5]

“度母”是西藏玛尼石刻最常见的题材。“度母”，又

称“救度母”、“多罗母”，传说是观音化身的救苦救难的菩

萨，共为二十一相，以颜色区分，有“白度母”、“绿度母”

等。据说，供养绿度母能摆脱八种恐惧与危难，所以又俗

称“八救度母”。“八救度母”线条简洁流畅，采用浅凿面

而深勒线来处理石板表面，形成率真随意、一挥而就的效

果。明快浓重的色调烘托出一种安详而又神奇的氛围。

西藏木刻包括建筑装饰木雕、印刷模具木雕和封经板

木雕等。建筑装饰木雕是寺院建筑的附属品。古格遗址、

大昭寺、小昭寺和扎什伦布寺等绝大部分寺院都有大量精

美装饰木雕遗存。印刷模具木雕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印刷

经文、书籍，也有用来在画布上拓印或其它吉祥图案的。

木刻版域的制作，一般先由画家画出素描稿，然后由刻工

刻制，也有自画自刻的。木材多采用本地产的白桦木制

作，有时也用檀木、梨木等制作。印刷模具木雕还用来印

制“风马旗”。“风马旗”藏语叫“隆达”，又称作“经幡”，

其实就是西藏的布质版画。常见的风马旗图案除经咒文

字之外，中心大多为一匹宝马，马背上驮着放射出火焰的

宝物，四角环刻着四尊保护神，即金翅鸟、龙、虎和狮子，色

彩一般以白、绿、黄、红、蓝为一组。

封经板木雕可称为西藏木雕的精品。8世纪以来，随

着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鸢寺的建立，藏文规范化，

佛教经典的翻译规模也随之一步步扩大，刻写经书的工匠

相对职业化，许多珍贵的经书都用纯金粉抄写在晕染成藏

蓝色的长方形皮纸上。一本经书刻印完毕，封面封底还须

用两块木板上下夹牢，再用细软的牛皮绳与铜扣系紧，才

算为完成。这些封经木板上都刻有精美图像，成为西藏木

雕中独具特色的雕塑种类。

西藏的铜雕更是西藏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据

史料记载，铜质佛像在吐蕃时期就已传入西藏，影响西藏

佛教造像长达几个世纪。10世纪以后，西藏拉萨、泽当、

古格、萨迦等地都建立大规模的佛像作坊。在西藏极负盛

名的铜雕佛像有拉萨大昭寺的“觉卧佛像”，此像是文成

公主从长安带到拉萨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为錾金

铜佛。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则有西藏最大的铜佛——

强巴佛(弥勒佛)像。这座强巴佛由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主

持塑造，约于20世纪初完工。大佛像高达近30米，仅佛

手就长3．2米，中指围粗1米，手宽1．6米，身高22一米，

面部4．2米，耳长2．8米，肩宽11．4米，鼻孔可容纳1人。

塑造此尊佛像共用黄金558斤，紫铜23万斤，总重量达

100多吨。西藏还有大量较小一些的铜雕佛像。西藏铜

雕佛像除了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外，还具有相当的人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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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艺术家大胆地挣脱出传统造像经的制约，取得了较为

自由的创作空间，用自己的心、眼、手创作出了一批在精神

气质与表现风格上都具有西藏风格的铜雕佛像艺术品。

总之，西藏佛教铜雕丰富多彩，工艺精湛。有学者总

结说：“从几十米高的铜佛到几厘米的小铜佛，造型复杂

多变，数量难以统计。除佛像外，用青铜制作佛塔(灵骨

塔)、佛经护板、佛龛、护身佛盒也极为普遍；其次，寺庙建

筑中的金顶、法轮、经幡、兽吻等也都属于青铜雕刻之列。

制作大的金属佛像一般用打制成形金属片分块铸造，然后

拼接而成，要求艺术们掌握金属锻制，冷加工工艺。在打

制金属板，更要掌握均匀力度，佛像打制成形后，最后还要

经过整修、锤光，有的还要镀金。”¨1

西藏佛教雕塑艺术中的泥塑也别具一格。西藏寺院

供奉着大量泥塑佛像。目前西藏保存较好的泥塑作品为

布达拉宫的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尺尊公主塑像和大昭寺

中的文成公主、松赞干布等塑像。其它如江孜班根寺的

“十六尊者”、夏鲁寺的布顿大师塑像、卓玛拉康的阿底峡

塑像，以及自居寺、萨迦寺、扎什伦布寺中大量的泥塑作品

都颇有特色。

除了上述这些大型泥塑之外，西藏泥塑作品中闻名遐

迩的是“擦擦”。擦擦是藏语的译音，意为泥制的小佛像、

小佛塔等。根据制作原料和用途的不同，擦擦可以分为普

通擦擦和特殊擦擦两种。普通擦擦以细黄泥作为原料，经

铜范木模压制成型，再风干或烧制、敷彩而完成。此外，还

有一些擦擦要在泥土中掺入活佛的血水或骨灰。也有掺

与名贵药材制成的。这类擦擦就非常珍贵。

擦擦最初的形式多以经文、佛塔的形象为主，往往都

用作佛塔内供奉的圣物。后来，佛、菩萨、本尊以及各种神

祗应有尽有。擦擦的造型丰富多彩，有圆、方、堆体等，画

面构成规格不等，少则一尊佛，多则百余尊佛。有学者统

计，最小的擦擦直径只有1．5厘米，最大的有30余厘

米。H1古格遗址出土的四手观音擦擦，观音呈结跏趺“莲

花坐式”，四臂上下左右动势匀称，面部情绪含而不露，刻

有火焰纹的浅面与刻有经文的凸面相互映衬，整体布局端

庄大方，细腻而又协调。

总之，西藏雕塑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中国美术

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西藏佛教雕塑艺术可以

分为石雕、铜雕、木雕和泥塑等多种形式，制作工艺千差万

别。但所有雕塑艺术品都表现出鲜明和统一的民族文化

特征。

第一，信仰高于审美。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分析过宗

教与艺术、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区别与联系。旧1宗教与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两种基本形态，它们有区别也存在着相

同之处。从总体上看，一切宗教美术的本质都是服从于宗

教而不是服从于审美的，这一点在藏传佛教美术中表现得

尤为突出。藏式雕塑艺术从属于藏族文化主体，藏族文化

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强烈的宗教意味。在这方离天

堂最近的土地上。宗教已经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直抵人们的灵魂深处。这表明，藏式雕塑艺术无

可置疑地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们坚定地站在神的一

边。在西藏雕塑艺术中，无论是石雕、木雕，还是铜雕、泥

塑，都服务于藏传佛教这个根本出发点，体现出藏族鲜明

的民族文化特征。

藏传佛教雕塑美术创作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广大、浩

瀚、崇高而使人畏怖的宗教气氛；渲染一种震撼人心的强

大力量，从而吸引或控制信徒的精神。人们普遍把美术创

作当作一种修行手段，以极其虔诚的心来苦修这一善业，

而这种善业是在一种严格的规范下的复制。所谓的“三

经一疏”(《造像量度经》、《佛说造像量度经疏》、《绘画度

量经》、《造像量度》)最后成为藏传佛教艺术的最高规范。

这固然有利于初学者有所依凭而易于入门，有助于推动美

术作品的普及和全面发展，但也限制了美术家创造才能的

发挥。再加上雕塑师们多是藏传佛教虔诚的僧侣或信徒，

宗教情绪使得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压制各种“出格”的

创造精神，因此藏传佛教艺术的宗教价值是彻底压倒审美

价值的，这就使得西藏的雕塑作品，难免给人一种相对来

说比较僵硬、呆板的感觉，庄严有余而生动不足。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这些度量仪轨的严格限制

下，总会有一些雕塑作品冲破沉闷压抑的宗教气氛而迸射

出灵智的火花。他们在某些雕塑作品中，尽可能地另行构

思，以争取活泼生动的视觉效果。在那些受绘画度量仪轨

束缚相对比较小的非宗教题材中，雕塑家们更是充分发挥

了自己的创造力，如一些用来制糌粑的木模——多玛班

丹，在表现西藏人类的诞生、体育竞技、神话传说等方面都

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珍贵的社会风情画卷。直到今

天，透过宗教崇拜这层表象，我们仍能感受到刻工们对民

族、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个性的追求。佛教美学的一个核心

范畴叫作“妙悟”，它揭示出佛教艺术欣赏过程中一种重

要的审美心理现象。面对佛教艺术品，信徒们都能以直觉

的心理形式直接感知其形象及其佛学意蕴。【91在藏传佛

教艺术宗教崇拜和神秘主义的背后，也有现实主义的成

分。蕴藏着古代藏民族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民族气质、

性格与感情等多方面的丰富的内涵。

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中对宗教的狂热和虔诚，还表现在

作品数量的浩瀚、体积的巨大、所用材料的贵重、制作的精

巧等等方面。宗教作为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人类

自我实现的一个方式，赋予了为之服务的艺术活动以重要

的功能，那就是唤起僧侣、信徒们炽热、虔诚的宗教情感。

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巨大数量和广布的面积，超出了人们

感官和想象所能容纳的极限，在无形中强迫观众产生一种

近乎恐惧的崇拜感。布达拉宫、大、小昭寺、哲蚌寺、色拉

寺、甘丹寺、昌珠寺、桑耶寺、萨迦等寺院中，从一面墙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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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墙壁，从天花到柱头，无不布满各色各样或宏大或

精巧的雕塑，无处不在地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恰如无边

佛法，将观者深陷其中。藏传佛教虽然排除尘俗的奢欲，

但却竭尽每一分可能的财力，用最奢侈的、穷极精工的点

缀来表现佛国世界，以此来显示佛法的宏大和佛国的无上一

幸福。只有佛教才能拯救信徒，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只

有信徒才能拯救佛教。藏民族对自己宗教的虔诚和坚定

的信念、木惜一切的奉献精神超乎于世人的想象之外。据

《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布达拉宫壁画，从1649年开始，

集中西藏66个最好的画工经十余年画成，可见投入的人

力和时间。而藏传佛教寺院铜雕艺术的特点之一是大量

使用纯金纯银以及其他一些贵重材料，无论巨型造像还是

小型雕塑都不惜使用纯金纯银，在佛像头冠缨珞等精彩之

处，还用宝石或黄金打磨出有丰富层次和立体感的轮廓，

即使在浓重的阴影里，这些作品也闪烁着亮丽的光泽。

第二，题材广泛。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题材十分广

泛，大体上可以分为宗教主题和非宗教主题两大类。常见

的宗教的题材有：首先，佛传、佛经故事。佛传在藏传佛教

雕塑艺术中主要是通过佛的“十二事业”来加以表现的。

“十二事业”是描写释迦牟尼一生的十二事迹，如兜率天

下降、入胎、诞生、学书习定、婚配赛艺、离俗出家、苦行、誓

得大菩提、降魔、成佛、转法轮、示涅架等场景，即所谓的

“佛本生故事”。这些雕塑生动地描绘了佛祖释迦牟尼一

生的经历，吸引了大量信徒，坚定他们的向佛之心。此类

故事几乎在西藏的每一座寺院都能见到。佛经故事主要

根据佛经绘制，如著名的“舍身饲虎”，“割肉喂鹰”等情节

都被浓缩后融入了木刻、石刻等雕塑作品当中。其次，诸

佛与高僧造像。与内地汉传佛教不同，藏传佛教的高僧大

德几乎具有和神佛一样的地位，得以留下自己的塑象，受

到信徒们的膜拜，如历史上著名的高僧莲花生、玛尔巴、米

拉日巴等人的生平事迹在雕塑艺术中均有所反映。当然，

最多的还是显密二宗所崇拜的神佛造像。雕塑师们按照

有关典籍规定的尺度、颜色和造型，塑造了各种佛、菩萨、

佛母、度母、空行母、天王、护法金刚、诸供养人造像。密教

还盛行“明妃崇拜”(Saiv如Cull)，认为神灵的活力是以女

性的形体——明妃来表现的，并由神灵和他的明妃的性结

合来象征全部或部分的法力。因此藏传佛教雕塑艺术引

入了大量的女性神柢，各种度母、空行母等女性神魔十分

盛行，而且往往是雕塑艺术中最为精彩的部分。第三，经

文和咒语等。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经常都有经文和咒语镶

嵌其间。藏族人民对密教经典非常崇拜，反映在雕塑艺术

上，六字真言和一些咒语就成为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常见

题材。在摩崖石刻、玛尼石和木刻里，经文和咒语等更是

比比皆是。

另外，在色彩上，藏式雕塑艺术也呈现着藏族在色彩

方面的特殊审美情趣。藏族对色彩的理解和运用是建立

在对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生活习惯和对宗教的理解基础之

上的。藏式艺术常用的颜色主要有红、黄、白、蓝、黑、绿

等。其颜料大致是石青、石绿、土黄、土红、朱砂、金粉、赭

石、木炭粉等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金碧辉煌的艳丽色彩

与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光影交合，加之人物在造型、动态

上的生动感人和巨大的震撼力，整体呈现出的艺术水平不

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藏式雕塑艺术体现出藏族文化独有

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观念，一个民族的深远历史与厚重的文

明及其独特的情感气质都丰富地展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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